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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戏曲研究

《南柯记》的情节结构与思想表达

王建军　 许建中

［摘　 要］　 《南柯记》将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这篇情节离奇的小说改造成为佛教度脱剧，是汤显

祖杰出的艺术创造。契玄禅师主动引领，淳于棼被动随缘，整体上呈现出一个度脱剧结构，有情之人

与情空成佛是多种戏剧冲突中的主要矛盾，深刻体现了“梦了为觉，情了为佛”的创作主旨。在槐安国

这一艺术世界中，真幻相生的总体特征与具体生动的生活细节紧密融合，虚幻剧情创作中始终蕴含着

作者的真切感受、现实情怀和理想追求。剧情结构的特点是以插入的副线扭转主线发展方向，剧情设

置的特点是迅捷灵动，剧情转换的特点是“突转”，以此呈现出“倏来而去”的特定梦幻效果。比较《邯

郸记》，长于叙事而稍逊抒情，剧情结构也有头重脚轻、稍欠严密之嫌。

［关键词］　 《南柯记》；度脱；真幻相生；现实情怀；突转

《南柯记》是汤显祖创作于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的一部杰构，时在《牡丹亭》完成（１５９８）后二年、

《邯郸记》创作前一年①。前代关于《南柯记》的评论，王骥德的意见可为代表：“所作五传，《紫箫》、

《紫钗》第修藻艳，语多琐屑，不成篇章。《还魂》妙处，种种奇丽动人，然无奈腐木败草，时时缠绕笔

端。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就规度，布局既新，遣辞复俊，其拾掇本色，参错丽语，境

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蹊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②细究之，则多就戏曲语言而论，仅

“布局既新”一句涉及剧情结构，而“新”在何处又未展开。本文拟先论其结构，然后讨论一些具体

问题。

一、《南柯记》的情节结构

《南柯记》４４ 出③，据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而推奇出新（其剧情结构详见附表一）。其结构大

要，可分为开场、梦前、梦中与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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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场（第 １ 出—第 ４ 出）。第 １ 出照例副末开场，仅以【南柯子】介绍创作主旨和剧情梗概，

极为简明。第 ２ 出和第 ３ 出在空间上散点分布，分别介绍男主人公、槐安国，第 ４ 出介绍契玄禅师，点

出五百年前扬州佛塔油浇蚁穴的业债，为剧情发展设定情境。

（二）梦前：听禅起情（第 ５ 出—第 ９ 出）。以第 ５ 出槐安国母为女瑶芳寻姻为缘起，至第 ９ 出决

婿淳于棼，构成一段相对完整的寻亲定姻的剧情，为下面展开征召入梦伏笔。淳于棼第 ６ 出赴寺听

讲，第 ７ 出在禅智寺天竺院报名，偶遇受国母之托寻姻的琼英郡主、灵芝国嫂和上真仙姑，帮挂汗巾，

顿生感慨。第 ８ 出孝感寺契玄讲禅：解答淳于烦恼因果，预言可立地成佛；淳于与蚁子痴情妄起，多

情结缘，虽经点化而不明；与蚁子有五百年因果，终可得度为弟子。此出为全剧关目枢纽，此下全部

剧情均在此处预设伏笔，由此生发。

（三）梦中（第 １０ 出—第 ４１ 出）。（１）婚配公主（第 １０ 出—第 １３ 出）。第 １０ 出淳于棼醉酒之中

被征召入槐安国为婿，暂歇东华馆，右相拜访。１１ 出蚁王召见，言奉淳于老父之命，许此婚事。老友

周弁候驾。１２ 出琼英郡主、灵芝国嫂和上真仙姑闹婚，点明天竺寺汗巾、孝感寺听经诸事；田子华为

宾相贺喜。１３ 出演修仪宫成亲大典，喜庆奢华。（２）陪猎思父（第 １５ 出—第 １６ 出）。以第 １４ 出檀萝

演兵为转折性过场，１５ 出槐安国讲武，淳于棼陪同国王狩猎，以为备战。檀萝此条附线由此介入剧

情。１６ 出承第 １１ 出，淳于棼荣华思父，公主体谅慰藉。（３）拜守南柯（第 １８ 出—第 ２２ 出）。第 １７ 出

为暗场过渡：公主既替驸马寄书令尊，又为驸马求官外任。１８ 出淳于得父家书，喜极悲泣；又得拜南

柯郡守，顿迁黄堂。１９ 出推荐旧友周弁、田子华为郡佐，获得批准。２０ 出国王王后送行叮嘱，极备荣

耀。２１ 出明场过渡，２２ 出演官民士绅恭迎公主太守，极备显贵。（４）病暑仁风（第 ２３ 出—第 ２５ 出）。

第 ２３ 出公主病暑，王后念女，向契玄禅师请经消灾长福。２４ 出紫衣送经途中采风，南柯物阜民安，父

老、秀才、村姑、商贾歌谣太守德政。２５ 出淳于夫妇瑶台玩月，极写风雅。（５）"江失事（第 ２７ 出—

第 ３１ 出）。第 ２６ 出承第 １５ 出，檀萝国四太子檀郎启兵，欲抢婚公主。２７ 出公主病重，勉力支撑，防

守瑶台。２８ 出淳于南柯新秋听雨，闻警分兵两路迎敌。２９ 出公主瑶台御敌，危急时刻，淳于率军击

退檀郎，夫妇团聚，星夜回郡。３０ 出周弁率兵五千防守"江，醉酒输阵，檀萝抢掠而回。３１ 出淳于率

众出城迎候周弁凯旋，见其狼狈，只身而还，推赖败责，囚监请罪。（６）还朝妻卒（第 ３３ 出—第 ３６

出）。第 ３２ 出为过场，承上启下："江失事，周弁免死赎罪，驸马还朝，田子华代守南柯。３３ 出钦取公

主回朝，驸马迁拜左相，公主叮嘱，交待后事，为后之剧情伏笔。３４ 出极写百姓攀留太守。３５ 出国王

国母哭女，暗写公主已卒。３６ 出演驸马还朝，即与右相相争公主葬地，小结淳于南柯一事和公主一

线。（７）恣行遣归（第 ３８ 出—第 ４１ 出）。第 ３７ 出以琼英郡主、灵芝国嫂和上真仙姑设宴相诱为过

渡，３８ 出淳于夜饮皇亲闺门，恣行宣淫。３９ 出天象谪见，国人上书，右相进谗，国王疑惮，夺其侍卫，

禁其随朝。４０ 出淳于软禁，怨愤哀苦，公子说明缘由，思想公主嘱咐，果中其言。４１ 出国王招饮，说

明非同族类，遣生归里，淳于忽悟，思家请归。

（四）梦后：情空成佛（第 ４２ 出—第 ４４ 出）。第 ４２ 出紧承上出，紫衣送归，人情冷暖顿现。淳于

棼旧榻酒醒，依稀梦中，起寻探究，果见庭中槐下蚁穴，楼郭层城，即槐安国、南柯郡诸地。一阵风雨，

蚁穴皆无，应验第 ３９ 出“都邑迁徙，宗庙崩坏”之言。宅东紫檀藤萝下蚁穴即檀萝国。４３ 出契玄禅师

设水陆道场，淳于虔诚斋拜，敬问情缘，祈请三大愿心：见老父、瑶芳妻子、槐安一国生天。契玄禅师

点明前缘，与第 ８ 出照应；欲收淳于为徒，再幻一景，檀萝国蝼蚁生天。第 ４４ 出淳于棼烧指再祷，槐安

国军民生天，老父相见后生天，右相、周弁、田子华生天，国王国母相见生天，琼英郡主、灵芝国嫂和上

真仙姑相见生天，公主约在天仙配，赠送金钗玉盒，暗应第 ８ 出。契玄禅师持剑猛砍，金钗槐枝，玉盒

槐荚，淳于顿悟，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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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物设置与戏剧冲突

认识《南柯记》的戏剧冲突关系到对作品基本性质的把握。过去有“是一部言情之作，情与理的

斗争也贯穿全剧”的看法①，也有“政治讽刺剧”之说②。回归文本，这些观点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人物设置即是一个展开分析的切入角度。

作为虚幻的槐安国中人物，都是阶段性人物，包括女主人公瑶芳。一些人物虽然在梦醒阶段仍

然出场，但都已是淳于棼发愿超度的对象，基本没有主动态动作，也无冲突可言。作为现实社会的人

物，山鹧儿、溜二、沙三见之于梦前和梦后二阶段，却并未进入梦中这一剧情主体阶段；周弁、田子华

始见于梦前，却又亡故于梦中阶段。因此，贯穿全剧始终的重要人物只有淳于棼与契玄禅师二人。

就淳于棼而言，第 ２ 出上场词【蝶恋花】云：“便有龙泉君莫舞，一生在客飘吴楚。那得胸怀长此

住，但酒千杯，便是留人处。”又有自述：“至于小生，精通武艺。不拘一节，累散千金。养江湖豪浪之

徒，为吴楚游侠之士。曾补淮南军裨将，要取河北路功名。偶然使酒，失主帅之心；因而弃官，成落魄

之像。”他本是无情之人，既无意功名，又无心花柳，“休官落魄，赖酒消魂”（第 ６ 出）；“落托无聊，终

朝烦恼”（第 ８ 出）。惟因“愁情一片，销愁无处去听闲经卷”（第 ７ 出），方与槐安国建立了联系：惊艳

始于第 ７ 出《偶见》，起情继以第 ８ 出《情著》，从而入契玄禅师法眼：“老僧依慧眼观看，此人外相虽

痴，到可立地成佛。”（第 ８ 出）淳于棼作为全剧男主角，在剧情主体的“梦中”阶段，更多的时候实际

持被动形态，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一个受支配的人物，所以其戏剧动作大都因人立事、随缘成事，只是

在思父、荐佐、释围等穿插性辅助情节表现出局部的主动性，但都迅速得到化解。淳于棼在剧中数次

遭受右相谗言，自己当时并不知晓，后得公子告知，到段相生天时才得一辨，也未发生具有一定强度

的戏剧冲突。第 ３６ 出为公主葬地出现了惟一与右相的一次正面冲突，但又迅速以“令旨”的方式得

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淳于棼在剧中表现的主要是规定情境中的“应有”之情，是“经历”生活，而

非“主持”命运。这与前之《牡丹亭》的柳梦梅和后之《邯郸记》中的卢生主要持主动态戏剧动作，均

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淳于棼梦前好酒使性，醉眼乾坤，入梦后则由无情而转换成有情：与瑶芳公

主的夫妻恩爱之情，尊重国王国母的感恩之情，南柯仁政百姓树碑立祠的有为自豪之情，与檀萝的争

斗仇恨之情，幽禁时的悲怨疑惧之情，等等。惟其有情有义，故有梦中入赘槐安国之行，终而祈佛请

求三桩愿心，遂与契玄禅师的点化并轨。

从契玄禅师的动作来看，他在第 ４ 出应邀过江赴扬州讲经说法，最初本意只是为了结五百年前

油浇蚁穴的业债；到第 ８ 出扬州感孝寺说法，才慧眼辨识淳于棼“可立地成佛”；到了第 ４２ 出，说明梦

幻前缘，点化觉悟，意在收致淳于棼为门徒：“便待指与他，诸色皆空，万法惟识。他犹然未醒，怎能信

及？待再幻一个景儿，要他亲疏眷属生天之时，一一显现，等他再起一个情障，苦恼之际，我一剑分

开，收了此人为佛门弟子，亦不枉也。”第 ４３ 出槐安国蝼蚁业债已借淳于棼宏愿得以灵变生天，他则

剑砍喝斥，淳于棼顿悟，立地成佛。

在淳于棼与契玄禅师这组贯穿始终的人物关系中，淳于棼始终处于寻问者的地位，入梦前百无

聊赖，烦恼无解，梦醒后又情萦心中，不能释怀，在入佛的全过程中始终被动随缘，惟秉灵性慧根，最

终顿悟成佛；契玄禅师则始终处于主动的、引领的地位，中间虽有一个逐步认识淳于棼的过程，初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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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此人颇有慧根，可堪成佛，最后则力求招收为徒，使出种种手段，步步设境，剑砍喝斥，促其觉悟，

超度为佛。因此，《南柯记》整体上呈现出度脱剧结构：契玄禅师为引导，淳于棼为对象，点化为贯穿

全剧的主要戏剧冲突。起因于第 ４ 出应邀了缘、第 ８ 出人蚁结缘，淳于棼梦中种种经历皆为幻像，都

是度脱过程中的情障，经第 ４３ 出情幻变化，终于在第 ４４ 出情空成佛。

汤显祖自述创作主旨说：“人之视蚁，细碎营营，去不知所为，行不知所往，意之，皆为居食事耳。

见其怒而酣斗，岂不礟然而笑曰：‘何为者耶？’天上有人焉，其视下而笑也，亦若是而已矣。……客

曰：‘所云情摄，微见本传语中；不得有生天成佛之事。’予曰：‘谓蚁不当上天耶？经云：“天中有两足

多足等虫。”世传活万蚁可得及第，何得度多蚁生天而不作佛？梦了为觉，情了为佛。境有广狭，力有

强劣而已。’”①《南柯记》第 １ 出《提世》【南柯子】也说：“看取无情蝼蚁，也关情。”王思任所谓“其立

言神指：《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②，其实也承应汤显祖的创作思

想而揭示出《南柯记》的神髓。吴梅的体察更为深刻：《南柯》“此记畅演玄风，为临川度世之作，亦为

见道之作。其自序云：‘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象，执我为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

之可到哉。’是其勘破世幻，方得有此妙谛。‘四梦’中惟此最为高贵，盖临川有慨于不及情之人，而借

至微至细之蚁，为一切有情物说法。又有慨于溺情之人，而托喻乎沉醉落魄之淳于生，以寄其感喟。

淳于未醒，无情而之有情也，淳于既醒，有情而之无情也，此临川填词之旨也。临川诸作，……独《南

柯》之梦，则梦入于幻，从蚁蝼社会杀青，虽同一儿女悲欢，官途升降，而必言之有物，语不离宗，庶与

寻常科诨不同，使纯根人为之，虽用尽心力，终不能得一字。而临川乃因难见巧，处处不离蝼蚁着想，

奇情壮采，反欲突出三梦之上，天才洵不可及也。”由此进一步认为：

就表面言之，则“四梦”中主人，为杜女也，霍郡主也，卢生也，淳于棼也。即在深知文意者言

之，亦不过曰《还魂》鬼也，《紫钗》侠也，《邯郸》仙也，《南柯》佛也。殊不知临川之意，以判官、黄

衫客、吕翁、契玄为主人。所谓鬼、侠、仙、佛，是曲中之主，非作者意中之主。盖前四人为场中之

傀儡，后四人则提掇线索者也，前四人为梦中之人，后四人为梦外之人也。既以鬼、侠、仙、佛为

曲意，则主观之主人，即属于判官等，而杜女、霍郡主辈，仅为客观之主人而已。玉茗天才，所以

超出寻常传奇家者，即在此处。③

再从故事题材的传承角度考察，《南柯记》是根据唐人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而创作的。小说仅一处提

到契玄：“又七月十六日，吾于孝感寺悟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南柯记》第 １２ 出《贰馆》

录此语为琼英郡主所言。对照唐传奇，《南柯记》最大的增补即在契玄禅师一线：梦前之《禅请》、《情

著》，梦中之《念女》，梦后之《转情》、《情尽》，契玄禅师点化淳于棼一线全属汤显祖的虚构。也就是

说，将《南柯太守传》这个“稽神语怪，事涉非经”④的离奇故事改造成为“万事无常，一佛圆满”（第 ４４

出）的佛教度脱剧，全然出于汤显祖的独立创造。吴梅总结说：“《南柯》悟彻人天，勘破虮蚁，虽本唐

人小说，而言外示幻，局中点迷，直与内典相吻合。此为见道之作，亦即玉茗堂度世之文。”⑤从《牡丹

亭》到《南柯记》，汤显祖戏曲创作主旨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究其原因，钱南扬认为内因主要是政治失

败，弃官归隐；家庭不幸，老年丧子；外因则是紫柏来访，劝勉“大觉”、“广虚”⑥。这样认识较为全面。

全剧以淳于棼和契玄禅师为统领，整体上呈现出一个度脱剧结构，主要戏剧冲突是有情人与情

空成佛的矛盾。相对于此，剧中其他人物、戏剧情节和戏剧矛盾主要呈现出阶段性和片断性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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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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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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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南柯梦记题词》，钱南扬《〈南柯梦记〉校注》，《钱南扬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１ ２ 页。
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王季重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４ 页。
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吴梅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５８ １５９ 页。
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０７ 页。
吴梅：《南柯记跋》，《吴梅戏曲论文集》，第 ４２７ 页。
钱南扬：《〈南梦柯记〉校注·前言》，《钱南扬文集》，第 ５ ６ 页。



特点，总体上没有贯穿全剧。因此，所谓“言情之作”、“政治讽刺剧”诸说，是基于主要戏剧冲突中的

一些阶段性剧情片断，因人而起，事结遂止，并未贯穿始终，所以并不全面、准确。

三、真幻相生的总体特征与具体生动的生活细节

《南柯记》以“梦了为觉，情了为佛”为主旨，用度脱结构建构全剧，主人公淳于棼出入于真切的现

实世界和虚幻的蝼蚁王国，创造了一个真幻相生的艺术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从第 １０ 出至第 ４１ 出，淳

于棼“梦中”阶段的大槐安国经历占全剧的近 ３ ／ ４，成为全部剧情的主干或主体。这一部分由婚配公

主、陪猎思父、拜守南柯、仁风病暑、"江失事、还朝妻卒、恣行遣归 ７ 段剧情所构成。较之唐传奇《南

柯太守传》，《南柯记》的基本剧情多有所本，新增者为第 １４、１７、２１、２３、３７ 五出过场戏，第 ２５、２７ 至

３０、３８ 六出正场戏，改动较多者为第 ６ 段，更多的属于充实敷演。因此，除去小说已有描述，其余无论

是新增、改动还是具体而微的补充，大致都可视作汤显祖的创造和丰富。在这些具体生动的生活细

节描绘中，可以看到汤显祖在现实社会中的观察和思考，吉羽片光，十分精彩，认真分析，饶有趣味。

剧中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刻表现。第 ２１ 出《录摄》写南柯长期无守，由郡幕录事“权时署印”。

这种现象在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十分普遍。就在此剧创作的同一年，“两京缺尚书三，待郎十，科道九

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①淳于棼之仕途多因公主成事：第 １６ 出他自言

本“酣荡之人，不习政务”，公主命“卿但应承，妾当赞相”，后遂为南柯太守；第 ３３ 出公主言还朝之因：

“曾经几度启请回朝，图见父王母亲：一来奴家得以养息，二来驸马久在南柯，威名太重，朝臣岂无妒

忌之心，待俺归去，替他牢固根基；三来替儿女恩荫之事。”前者为小说原有，后者则出于作者创造。

公主兼顾政治智慧、官场权谋与家庭安排，尤为深刻。右相段功在小说中仅淳于棼入国后一见，并无

具体姓名，在《南柯记》则为国之重臣、王之股肱，对淳于棼多有提防，屡设障碍，但又顾虑“疏不间

亲”，避免正面冲突，深谙权术，老奸巨滑，前多留有余地，至第 ３９ 出则一语封杀，颇为生动。

剧中有对政治清平、百姓乐业的理想性描绘。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叙述淳于棼治郡南柯：“下车

省风俗，疗病苦，……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后罢郡赴国：“男女叫号，人吏奠馔，

攀辕遮道者不可胜数”，仅寥寥数笔。《南柯记》据此演为第 ２４、３４ 两出大场戏：

才入这南柯郡境，则见青山浓翠，绿水渊环。草树光辉，鸟兽肥润。但有人家所在，园池整

洁，檐宇森齐。何止苟美苟完，且是兴仁兴让。街衢平直，男女分行。但是田野相逢，老少交头

一揖。曾游几处，近见此邦。———第 ２４ 出《风谣》

以下又以父老“征徭薄，米谷多，官民易亲风景和”，秀才“行乡约，制雅歌，家尊五伦人四科”，村妇

“多风化，无暴苛，俺婚姻以时歌《伐柯》”，商人“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泛写百姓安

乐，歌咏“这等得民心的官府”。这些描写虽然没有超越传统儒家空想社会的范畴，但与《牡丹亭》第

８ 出《劝农》异曲同工，都是汤显祖理想中百姓生活和官民关系的生动描绘，也当是汤显祖在遂昌五

年县令生涯的艺术写照。第 ３４ 出《卧辙》写百姓“家安户乐”、不忍贤太守离去，深情厚意，绝非常俗

“万民伞”、“万民靴”可比。淳于棼临行嘱咐新太守“休看得一官寻常，也须知百姓艰难”，“二十年消

受你百姓家茶饭，则愿的你雨顺风调我长在眼”，情真意切，也非常俗的虚言敷衍。

剧中有对深笃爱情、感恩情感的生动描写。淳于棼与瑶芳公主夫妻深情，剧作以小说情节为基

础并作丰富充实，因而更加饱满、生动。新增第 ２５ 出《玩月》为生旦抒情专场，明月三五，瑶台高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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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劝酒，堪称一幅家乐图。关于公主之死，小说一笔带过：“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请罢

郡，护丧赴国。王许之。”传奇则以第 ３３ 出《召还》、第 ３４ 出《卧辙》敷演成为夫妻诀别的悲剧：公主临

终嘱咐，心存牵挂；淳于“恩爱深重”，悲痛欲绝。在新增的末二出又将夫妻深情描写得超越幽明，并

以升天再做夫妻为约，可称刻骨铭心。对于国王国母，淳于棼始终感恩戴德，即使是第 ４２《寻寤》重返

现实后开掘槐根，见到两只大蚁仍潸然泪下：“好关情，也受尽了两人恭敬”。

剧中还穿插了一些富有趣味的生动科诨。第 ２６ 出《启寇》、第 ２９ 出《围释》中檀郎差小卒扮卖花

郎卖给公主宝檀花、翠萝花，暗寓“檀萝”，且笑其插戴，令公主恼羞难堪。第 ３０ 出《帅北》写周弁贪酒

败阵，竟以如山酒瓶、如堆泥头塞路，阻退贼兵。第 ４４ 出《情尽》以供奉佛前献礼和来生团聚信物的

金钗玉盒，竟是槐枝和槐荚幻化，紧扣槐树，神奇高妙。这些细节设计都为小说所无，显示出汤显祖

的灵慧和才华。

相对于之前《紫钗记》和《牡丹亭》偏重于爱情的理想创造，《南柯记》在题材上无疑有了极大的

扩展，特别是对于社会政治领域的深入体察与描绘。叶长海认为：“后二梦”的出现，标志着汤显祖在

创作上已经从爱情题材扩大到社会政治题材，已经跳出了爱情的圈子，将笔锋转向更广阔的社会生

活，描绘出晚明时期黑暗的现实图景。从“以梦写爱情”到“以梦写政治”，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这

是他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汤氏所谓“秀才念佛，如秦皇海上求仙，是英雄末后偶兴耳。”

（《答王相如》）从剧中所展示的客观生活而言，那种消极的出世思想乃是一种“无服之丧，无声之

哭”，因此具有了特别的时代意义，而与通常的宗教消极思想并不等同①。此前吴梅也早有提示：“临

川传奇，颇伤冗杂，惟此记（《邯郸》）与《南柯》皆本唐人小说为之，……记中备述人世险诈之情，是明

季宦途习气，足以考万历年间仕宦况味，勿粗鲁读过。”②这些评论对于正确理解《南柯记》都有意义。

但是应当注意，所谓“描写政治”，所谓表现“仕宦况味”，在《南柯记》中大都是片断式呈现，因人

点染，随事穿插，刻骨摹神，神态毕现，但又并不具有主体性形态。它不像《邯郸记》那样，以着意描绘

现实官场生态为主旨，甚至许多细节都可与万历年间朝政事件相比照③。在非现实的虚幻戏剧情境

中表现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受、体察与认识，这是汤显祖从《牡丹亭》以来的一贯写法，虽然内容有

差，方式一贯。在佛教度脱结构的虚幻剧情创作中始终蕴含真切感受、现实情怀和理想追求，这是

《南柯记》富有艺术生命活力的根本原因。

四、曲折多变的情节叙事与短少克制的情感抒发

王永健曾较为简洁地总结过《南柯记》的结构特点：“主人公入梦前的落魄感慨，梦中的风云际

会，梦醒后的觉悟出世。从全剧来看，入梦前是开端，梦境是发展，梦醒是高潮和结局。就作为主干

部分的梦境而言，又有各自的戏剧冲突的完整过程。”④这个判断基本正确。《南柯记》的剧情设置繁

富复杂，错综交织，梦境部分即有多达 ６ 条相对重要的剧情线索：

度脱点化（第 ４ 出—第 ４４ 出）、皇亲仙姑（第 ５ 出—第 ３８ 出）、梦中蚁国（第 １０ 出—第 ４１ 出）、朋

友交往（第 １１ 出—第 ３６ 出）、生旦爱情（第 １３ 出—第 ３６ 出）、檀萝恩怨（第 １４ 出—第 ３０ 出）、右相谗

１３２

①
②
③

④

叶长海、孙以侃：《汤显祖》，《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３９４ ３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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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中：《〈邯郸记〉结构研究》，《明清传奇结构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２６２ ２７３ 页。文中有关《邯郸

记》的分析论述，参见此文。

王永健：《中国戏剧文学的瑰宝———明清传奇》，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９９ 页。



争（第 １７ 出—第 ３９ 出）、仕途兴衰（第 １８ 出—第 ４０ 出）。

从总体上讲，《南柯记》以度脱生天统领全部人物和事件，但在剧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又重点表现

了不同的内容。尤其是在梦中蚁国阶段，６ 条重要的剧情线索交错推进，但情节内在构成仍然较为明

晰，爱情与仕宦为主线，朋友、檀萝、右相、仙姑为穿插性副线，在梦境之中表现了广阔、生动的社会生

活。值得注意的是：剧情结构中插入的剧情副线往往成为扭转主线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檀萝入侵

是威胁和破坏爱情的强大外力，周弁失利成为结束太守南柯的转折，皇亲仙姑引诱是淳于棼堕落的

重要外因，右相进谗中伤和国王昏愦遣归，这些都成为扭转和终结梦境阶段爱情与仕宦主线的复杂

条件，又都最终成为全剧淳于棼“梦了为觉，情了为佛”的根本动因。钱谦益云：“义仍志意激昂，风骨

遒紧，扼腕希风，视天下事数着可了。……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

闲歌咏，俯仰自得。……晚年师盱江而友紫柏，袺然有度世之志。胸中魁垒，陶写未尽，则发而为词

曲。四梦之书，虽复留连风怀，感激物态，要于洗涤情尘，销归空有，则义仍之所存略可见矣。”①这对

理解《南柯记》立意主旨和剧情设置是有帮助的。

《南柯记》在梦中阶段以 ３２ 出篇幅敷演 ７ 段相对独立完整的剧情，短者为 ２—３ 出，长者不超过 ５

出。剧情设置的最大特点是迅捷灵动：一事方了即转下一事，甚至一事未了即穿插另一事。剧情转

换的最大特点是“突转”，如第 １０ 出落魄醉酒之中华贵就徵，第 １８ 出得父书悲痛之时得拜郡守，第 ２７

出公主染病思夫忽遭檀萝兵侵，第 ２８ 出淳于喜雨乐饮之时闻警御敌，第 ３４ 出还朝拜相的喜庆之间忽

报公主薨丧，第 ３６ 出议葬争地随即转入国公王亲邀宴，第 ４１ 出国王招饮忽遣返归乡，等等。这种剧

情“突转”多以一出两段或一出数段的剧情安排来实现，目的就是以灵动多变的剧情突转强化戏剧情

境与人物情感冷热突变的对比性反差，突出表现“倏来而去”②的特定梦幻情境，因此极具亦真亦幻

的剧场效果。

与此曲折多变的情节叙事相比较，《南柯记》在曲唱抒情方面则一反《紫钗记》、《牡丹亭》以来的

做法，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克制态度。其每出所唱曲调的数量统计，详见附表 ２。
附表 ２：《南柯记》每出唱曲数量统计简表（第 １ 出和每出之引子未列入统计）

２—５ 曲 ／出 ６—８ 曲 ／出 ９ 曲 ／出 １３ 曲及以上 ／出
２，４，５，６，９，１１，１２，１４，１６，１７，１９，２１，２２，２３，２４，
２５，２６，３０，３２，３３，３５，３６，３７，３９，４０，４１，共 ２６ 出

３，８，１５，１８，２０，２７，
２８，３４，４３，共 ９ 出

７，１０，１３，２９，
４２，共 ５ 出 ３１，３８，４４，共 ３ 出

仅就梦中阶段而言，２—５ 曲的短剧或过场有 ２１ 出，１０ 曲者以上仅有第 ３１、３８ 两出。在《玩月》、

《闺警》、《雨阵》、《卧辙》、《疑惧》等生旦主角的抒情场面，也长不过 ８ 曲，短则 ４ 曲。这就在总体上

形成了长于叙事而短于抒情的状态，甚至一些场面颇有无耐听之的缺憾。

剧情设置方面，《南柯记》将“开端”与“梦前”分设为二个剧情段落，稍嫌拖沓。这里有两个问

题。在场面安排上，淳于棼与蚁国的联系在梦前即交错展开，是将小说原有的倒叙情节改用顺叙方

式明场演出，因此与梦中阶段的“婚配公主”形成因果，已有真幻莫辨之感。在剧情线索上，契玄禅师

第 ４ 出应邀赴扬州讲经，本意在于了却五百年前油浇蚁穴的业债，实非为了淳于棼；淳于棼第 ８ 出之

介入问禅纯属偶然，实是因蚁子而建立起与禅师的关系，并不具备逻辑的必然性。也就是说，禅师超

度的对象最初为蝼蚁，然而随着剧情展开已转换为以淳于棼为主要对象，而最终蝼蚁生天也是得之

于淳于棼的愿心。这就直接关系到度脱的对象与作品的主旨了。从全剧结构上看，如此也有头重脚

轻之嫌。相比后之《邯郸记》，仅以首三出设为“梦前”，第 ４ 出剧情展开即入“梦中”，显然更为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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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炼，主题也单一、明确。此外一些细节也尚欠细密。如第 ３２ 出明言田子华代守南柯、周弁代罪立

功，第 ３６ 出交待周弁疽背而卒，第 ４２ 出又说周弁、田子华同日无病而卒。虽承小说，仍失之辨察。吴

梅曾极赞之：“直捷了当，无一泛语，增一折不和，删一折不得，非张凤翼、梅禹金辈所及也。”①以此论

《邯郸记》尚可，若论《南柯记》则溢美了。

《南柯记》是汤显祖由爱情剧创作向度脱剧创作的转折之作。较之《牡丹亭》，《南柯记》剧情转

换更为灵动，曲辞也更为本色老辣，特别是开创了借虚幻剧情讽咏现实政治和人情世态的先河（稍前

车任远有杂剧“四梦”，中有《南柯梦》，亦演南柯太守故事。然车氏之作已佚，不知汤氏是否受车氏之

作的影响），实质上是“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②的艺术表现。但较为繁琐、冗杂的宗教描写

及其最终皈依成佛的宗教结局，毕竟表明作者当时较为消极的人生态度。比较后之《邯郸记》，艺术

上也长于叙事而稍逊抒情，总体结构也有头重脚轻之嫌。从《紫钗》、《牡丹亭》，经《南柯记》而到《邯

郸记》，可以看出汤显祖戏曲创作的完整发展历程。

（责任编辑：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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